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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炯朗校長（1998-2~2002-2） 

劉炯朗（1934∼），廣東番禺人，民國 23年出生，幼年時期在澳

門就學，後因為父親在台灣擔任軍職，遂前來台灣就學，並考入當時的台南工學院電機

系（成功大學）就讀，獲工學士。大學畢業後，劉校長從軍擔任陸軍少尉預官。退伍後

報考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獲得正取，但因同時取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獎學金，所

以便隻身負笈留美，順利取得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碩士、博士。之後曾經執教麻省理工學

院、伊利諾大學、清華大學等，並擔任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助理副校長一職。1998年，

經過本校及教育部甄選後，出任本校第二任遴選的校長一職。 

 

劉校長不但行政經歷卓越，同時在學術榮譽上，亦獲得相當肯定，先後當選美國電子電

機工程師學會院士、美國計算機協會（ACM）傑出會員，並於 2000年當選中央研究院

院士。2002卸下校長一職後，劉校長依舊於清華大學資訊系、香港科技大學繼續從事教

學工作。 

 

劉校長掌校初期，雖然校園屢有波折，但是經過劉校長以愛心及耐心處理下，都能化險

為夷。對於學校校務及研究的發展氣氛都能有所激勵，遂使清華大學曾於 1998、1999

兩年連續奪下全國聲望排名第一的美譽。同時，劉校長平易近人，常與同學在小吃部、

校園內等一同進食聊天，並在梅竹賽及校園活動中多次引吭高歌，因此贏得同學們對他

的尊敬與喜愛。 

 

此外，劉校長任內，因教育部政策致使學校經費日漸短缺，幸賴劉校長大力募款成功，

共從台積電、旺宏、臺達電、威盛、凌陽、合勤、台灣應用等諸多公司募得大筆捐款，

讓本校建設可以不至於落後。同時，與友校交通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等合作方案，

更是在劉校長的大力促成下，頗具進展。而兩岸清華及與北大、復旦、蘇州、蘭州大學

的交流及成果，亦頗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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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領風潮活動 >> 作家劉炯朗簡介 
 
劉炯朗，1934年生於廣東省廣州市，幼年時期在澳門就學，高中畢業後來台灣進入當時

的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電機系就讀，繼而取得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碩士、博士學位。

長期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伊利諾大學，後並擔任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副校務長一職。

1998- 2002年間曾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退休後參與台灣和香港數個文教慈善基金會的

活動。 

 

劉炯朗為國際知名之計算科學家，對於即時系統、電腦輔助設計、VLSI佈局、組合最

佳化、離散數學等領域均有傑出貢獻。不僅先後當選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IEEE)院

士、美國計算機協會（ACM）院士，並於2000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培育英才無數、

桃李滿天下，唯一華人圖靈獎得主姚期智亦是其門生。 

 

他是一位深受西方教育、科學和文化影響的中國讀書人。好讀書，不求甚解。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劉炯朗學識淵博、談吐幽默風趣，除了長期於報章雜誌撰文，亦由天下

出版《愛上層樓》、《再上層樓》兩本散文作品。曾經踏入廣播界，在新竹IC之音黃金

時段主持「我愛談天你愛笑」節目，立即大受歡迎、引發極大迴響。為回應聽眾要求，

在節目播出屆滿兩年之際，IC之音特別出版「我愛談天你愛笑」有聲書，期待讓更多人

認識這位全球華人中極令人驚豔的知識份子典範。 

館藏作家劉炯朗著作 

1. 愛上層樓 

2.  再上層樓：文學與生活的多次方演繹 

 

 

大破大立 走出教育困境 

【經濟日報╱蔡翼擎】 

新政府上任，眾多議題受到注目及期待，尤其是教育政策。在此同時，位居全球教育頂

尖地位的美國，也掀起「大學教了沒？」的省思聲浪。對照美國持續不懈的革新，我們

新的教育團隊準備好了嗎？面對台灣的教育困境與挑戰，台灣的大學教育能肩負起幫助

年輕世代走向國際的任務嗎？  

為探討此急迫的議題，天下文化舉辦教育論壇高峰會，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清

華大學前校長劉炯朗、教育部駐波士頓文化組組長張善楠、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參

與，由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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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善楠表示，前哈佛大學校長柏克提出的「大學教了沒？」問題，讓他感到相當的震撼，

待在美國高等教育及文化重鎮波士頓多年，他了解美國高等教育已是全球頂尖，令他感

動與震撼的是，他們的高等教育界不以此自滿，仍在深刻檢討大學教育是否達到教育的

目的？各大學領導者的教育願景及認定的教育目標是否貫徹到學生身上？  

考試制度 形成弊端  

國內去年發生的「18分進大學」事件，張善楠認為，應該在乎的是，這些學生入學後，

大學有沒有把他教好？「教學是大學最基本的功能，美國的教育工作者提醒自己要蹲下

來，以學生同等高度來思考：學生入學的動機是什麼？大學做到了沒有？」  

事實上，大學教育有相當顯著的社會功能。調查研究顯示，一個人反社會的行為與其在

學校的滿意度成反比；美國大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平均70%至 80%，這與美國人反社會

行為較低、大學較易對校友募款有關。  

劉炯朗認為目前的教育弊病大部分可歸因於考試制度，升學導向使得大學生不讀不考的

書，「But late is better than never」，劉炯朗表示，目前亟需推動「補救性的教育」，

讓年輕人不為考試而讀書，讀很多自己感興趣的書。  

曾志朗也認為，大學教育的品質是應該重新檢視與思考改善對策。由於個人學術表現攸

關升等及聲望，目前大學教授普遍重研究而輕教學，以致教學內容數十年不變，也有研

究作得很好但教學品質參差不定的情形。  

但他指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這個議題，須以「證據為基礎」的科學精神來尋求解

決方案，不能再陷入以「個人觀點」評論公共議題的偏誤習性。  

美國實證研究發現，許多教育政策的推行，與教育品質的提升無關。再者，單就「教學

與研究對教授而言是正相關、負相關、零相關？」這個議題，我們並沒有好好思辯，相

關的教育政策也沒有客觀的證據基礎。  

美國高等教育界不斷關注大學教育品質，「沒有靈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the s

oul）即是其中一股省思的聲浪。哈佛大學退休院長路易斯曾提出反省，認為在「領導」

領域相當卓越的哈佛，在高等教育上卻已出現「領導」危機。這種虛心檢視的精神，促

使哈佛全盤檢討通識教育，重新組合課程，德、法等國大學也都重新思考如何達到大學

教育的目的。  

思考能力 有待提升  

新世紀的大學有何特別的課題？曾志朗認為，「學術及思惟的能力」是其一，不論是學

理或社會性的議題，我國大學生很少能明確地說出自己的觀點；「倫理自覺」是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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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必須注意「程序」與「手段」兩者倫理的並重，不能以目標的正確來合理化手段的

錯誤。  

曾志朗表示，全球社會系絡（social context）正在巨變，社會兩極化的現象日趨嚴重，

數位落差加上知識落差會造成生命的落差，全球化存在許多問題，身為國際社會的一

員，大學生應有思考問題的能力；同時，資訊科技及新媒體的變革也衝擊高等教育，許

多學生習於上網搜尋零星片段的速食資訊，卻缺乏邏輯架構與系統性，但Web2.0等資

訊新革命也開啟了全球參與的學術研究空間，勢必給高等教育帶來教學與研究的創世紀

改革。  

本身也是心理學者的曾志朗強調，目前許多科技已碰觸到「過去上帝才能處理的問題」，

諸如基因研究、生死問題，大學教授必須帶領學生去思考、研究人與生命、人與自然等

本質性的問題。  

國家發展 仰賴教育  

高希均表示，他曾告訴馬團隊：所有選舉支票，絕對不能跳票的是對教育的承諾；他也

曾告訴中共官員：要發展中國，有比開工廠更重要的事，那就是教育，因此引進台商投

資產業，更應引進台灣的教育資源，協助中國提升中小學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如果兩

岸關係能夠大躍進，台灣便能將軍購及國防支出轉作教育支出，那麼，台灣的教育也能

夠大躍進。  

他指出，國家發展的關鍵在教育發展。以美國來說，不少人預測美國國勢不再，但龐大

的教育投資，不斷的自覺改革，將使美國的學術與教育長期居於世界頂尖地位，美國國

勢不可能就此走下坡。  

相較於世界性的教育改革，台灣顯然太小格局了，對兩岸關係太緊張了，我們一直自問

「準備好了沒？」事實上，歐盟也是在未準備好的狀況下誕生，台灣應該改變心態，勇

敢走出去，大破大立，才能強盛。  

【2008/06/08 經濟日報】 
 
 

 
天下教育高峰論壇 學者談大學教育議題 
【中央社記者吳泓勳、黃自強台北二十五日電】 

 

天下文化與亞洲大學聯合主辦「大學教了沒？」教育高峰論壇，邀請到前教育部長曾志

朗、前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等學者出席，對台灣高等教育問題如大學生八大特色提升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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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大學教授教學、研究平衡、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讀等議題提出看法。  

以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德瑞克‧伯克（DerekBok）書籍「大學教了沒？」（Our 

UnderachievingColleges）為契機，天下文化與亞洲大學舉辦「大學教了沒？」教育高峰

論壇，由遠見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擔任主持人。  

高均希致詞表示，世界上沒有國家會因為教育預算太高而破產，並強調新政府當初的教

育政見不能跳票。  

劉炯朗表示，在「大學教了沒？」書中提到八大教育目標，其實都可兩兩配成對，如表

達能力與思辯能力，就可產生相互作用，不經思考，如何做出表達；道德推理能力與公

民責任能力，一者為自身、一者為國家，需提升自我品德，才能確實履行公民職責。  

劉炯朗認為，大學生普遍被認為不用功是因為缺乏「不為考試讀書」的能力、方法與習

慣，原本該在國中、小學培養的閱讀習慣，希望在大學裡重新「補習」引發出來還不晚。  

教育部駐波斯頓文化組組長張善楠認為，大學教授在教學與研究的平衡沒有牴觸，甚至

是互補，台灣在改善大學教學品質上，是可期待的，大學內部該思考如何做的更好，並

說應建立重視教學機制與教學文化。曾志朗表示，近年的五年五百億也在增加師資培訓

的可能。  

曾志朗說，對於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就讀，站在學術立場，若來就讀就該盡力培養人材，

但以目前職位行政院政務委員角度來看，還有討論空間。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認為，

學習無國界，應該逐步開放，但要謹慎做好配套措施，如證照認可、中國學生比例分配

等問題。  

 
 
 
劉炯朗：建立正確價值觀 
 

【聯合報╱記者張錦弘／記錄、整理】 

 

什麼是教育？教育就是培養一個人對國家、社會、世界有貢獻；培養和人相處、合作的

能力；培養讓一個人快樂、知足。 

簡言之，教育就是要幫助每個人建立正確的人生觀，才能培養出有品德、有能力、有積

極生命態度的人，這是當前台灣教育最迫切、最缺乏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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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陣子，大家都說品德很重要，但老師告訴學生要誠實，學生就真的會誠實嗎？如果

他有正確的價值觀，才會知道誠實有多重要。 

即使公司快倒了、生命受到威脅的危難時刻，也不會不誠實；有了正確價值觀，才會樂

於讀書、終身學習，不用你逼。 

升學魔咒》正因價值觀偏頗 

前幾天，我在報紙看到一個國中必勝班的補習廣告，恐嚇家長：讓孩子有「快樂的童年」，

以後就「沒有競爭力的中年」，注定「悲哀的老年」！我看了就很生氣，我有快樂的童

年，中年很有競爭力，到了老年，還是很快樂；但為什麼家長相信補習班的廣告，甘願

被威脅？ 

這也是價值觀的問題。升學考試在台灣變成魔咒，是因為社會、家長、學生的價值觀偏

了，讀書原本是為了得到學問、充實自己、對人類有貢獻；但在台灣，讀書是為了考試，

把進明星學校過分當成至高無上的榮譽及前途保證。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聽來抽象，到底要怎麼做？我的答案很簡單，就是多讀書。 

該怎麼做》答案就是多讀書 

我是個很相信讀書的人。七十幾歲了，每天還是很拚命讀書。我目前在新竹一個廣播電

台主持節目，除了政治，什麼都談。我學的是電機，但我在節目中談壓力對身體的影響、

談外太空有沒有外星人、談行為經濟學、談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電影「羅生門」與

莎士比亞。我為何懂那麼多？都是靠讀書而來的。 

若能教會孩子培養獨立學習的能力，知道讀書的快樂，我們的教育就成功了。我現在還

常後悔年輕時為何沒讀更多書；但我之所以能有今天，要歸功我在澳門讀中學時，遇到

好老師，引導我樂於讀書，才能更上層樓。 

我在我的書中曾提到，學校應該是個「保溫瓶」，提供一個隔離外界溫度影響的環境，

讓熱者恆熱，冷者恆冷，即提供一個適當的教育環境，讓學生不受干擾、壓抑和阻礙，

興趣和才華能自由、自在、自然、自主地發展。 

去中國化？》好的文化都要學 

政府當年為了解決升學壓力，廣設高中大學，反而造成大學品質下降。如今面臨少子化

的招生壓力，教育部除了透過評鑑把關，也要訂定學校倒閉的善後機制，評鑑差的，可

學國外，用不承認學歷當作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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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學校要教學生什麼東西？教育的內容，無非就是透過大量閱讀，分享前人的智慧與經

驗。歷久不衰的人類文化遺產，絕對有其價值，否則為何美國人要學生讀莎士比亞及亞

里斯多德？ 

不管中華文化、希臘或歐洲文化，都是長年累積下來的精緻文化，都值得學習。「去中

國化」沒必要，讀文言文有用得不得了。我雖然學的是科技，但中學老師教我背了很多

古文，終生受益。 

直到今天，我可以邊走哼唱蔡琴的歌，也可邊走路背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夫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若要我選一本最喜歡的書，能一輩子反覆閱讀，非「古文觀止」莫屬；其次是「唐詩三

百首」。我們若不把這些優美的中華文化遺產傳給下一代，是對不起他們。 

寫作重要》組織思想的利器 

這兩年大家為了高中國文白話文、文言文的比率吵翻天，我認為已模糊焦點。其實不管

白話、文言文，都各有簡單的，也有難的，只要是好文章，學校就應該教，學生就應該

讀。好的東西，再難也要學。 

寫作很重要。在動筆前，要先組織思想，思路清楚，才能寫出好文章。我小三、小四時，

學校就要求我們常寫日記，我都很認真寫，到了小六，老師要我們回家寫一篇作文，我

可以整個下午乖乖待在家裡構思。我只是普通人，才華也很普通，但從小到大，我努力

加上快樂，才有今天。 

在我看來，高中課程訂一綱，有其必要，可確保學會最基本的知識；至於選用哪一本，

不同老師有不同選擇。若大家覺得版本太多，用部編本也未嘗不可。重點是按照綱要教，

考試也要根據一綱命題。 

考試只考課本有的；課本沒有的、考試不考的，學生就不念，是台灣中小學教育一大問

題。讀書不要有目的，才能讀得快樂。中小學要鼓勵學生多讀課外書、多參加課外活動，

才能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至於十二年國教，是國家進步指標。政府若有財力，能推動最好，但不能只為了減輕考

試壓力，才來推動十二年國教，這是本末倒置，因為考試的壓力永遠存在。 

評鑑把關》訂倒閉善後機制 

此外，政府在扶助弱勢生的同時，也要推展菁英教育，讓資質好的學生，提前到大學修

課，不要限定只讀高中教科書，這樣才能發揮學校的「保溫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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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10 聯合報】 
 
 

曾志朗 劉炯朗 : 品格造就科學家   

朱立群／【中國時報】 摘要 

民主社會裡，科學家扮演什麼角色？ 

如何對公眾事務表達關心或批判？ 

中央研究院院士、前副院長曾志朗九日出席一場座談會表示，科學家就公共議題發言不

能僅憑個人感受，且平常看到問題就應表示意見，拖到最後一刻才講，會啟人疑竇、質

疑其發言動機。 

同一場座談會上，另一位中研院士劉炯朗也說，科學家對公共事務負有責任。他們兩人

都說，上述發言係指廣泛的科學與人文問題，沒有指涉特定個人。十四日是物理學大師、

相對論提出者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一二九歲誕辰，天下遠見文化與元智大學昨天

舉辦「探索愛因斯坦的夢」座談會，邀請曾志朗、劉炯朗、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暨散文家

與翻譯家陳之藩、童元方夫婦，暢談科學與人文議題，也談公眾人物與知識分子角色。 

主持人是天下遠見文化發行人高希均。曾志朗引愛因斯坦的名言，強調科學家首重「品

格」：「人們都說，『聰明才智』造就科學家；他們都錯了，造就科學家的是『品格』。」

高希均順口連結到總統大選，他說：「候選人都說，『選票』造就勝選的總統。錯了，造

就總統的是『品格』。」 

劉炯朗以愛因斯坦先是背書製造原子彈、之後反悔為例指出，現在科學界、演藝界、企

業界人士站出來講話有其「影響力」，公眾人物對社會有責任，「有良心的人，就應該站

出來講話。」 

曾志朗是國際科學理事會（ＩＣＳＵ）科學行為自由與責任委員會委員，他說，國際科

學界都在討論科學家的責任與分際，「科學家處在聚光鏡下，講的話具有擴散性，不能

僅就個人感受發言。」高希均還說，今年選出的新總統如果能與對岸簽署和平架構，一

定可獲諾貝爾和平獎。 

1、 科學家首重「品格」。拿不到諾貝爾科學獎的科學家、經濟學家、文學家的人，品

格都普普。 

2、 科學家處在聚光鏡下，講的話具有擴散性，科學家就公共議題發言不能僅憑個人感

受。不管你是什麼專家，對經濟問題有意見，就趕快寫一篇經濟學國際學術論文；

對社會事件有意見，就趕快寫一篇社會學國際學術論文；對教育政策有意見，就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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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寫一篇教育學國際學術論文。 

3、 公眾人物對社會有責任。因為他們有知名度、影響力，屬於一種權貴；權貴加上言

論自由，容易引發社會震動。權貴如果隨便發言、濫用言論自由，權力無法與平民

百姓的權力互相制衡，平民將被權貴宰割。 

【2007/11/10 中國時報】 

 

 

 

劉炯朗、李家同 為科技人現聲 
【聯合報╱記者曾希文／台北報導】  

前清大校長劉炯朗與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最近跨行廣播開講，當起節目主持人，劉

炯朗興奮地笑說：「太好玩了！學到很多東西，當初找我做節目的人，大概不知道我的

國語講得這麼爛。」  

在新竹科學園區兩大企業聯發科與聯電的贊助下，劉、李兩人分別在新竹IC之音主持

廣播節目「我愛聊天你愛笑」、「打開希望的窗」。聯發科副總喻銘鐸表示，因為推崇

劉炯朗濃厚的科技人文思想與素養，希望可以為科技學區，增添人文氣息，讓科技人跳

脫慣常的理性思考。  

劉炯朗發揮過去當學生時勤勞精神，一集22分鐘的節目，反覆矯正發音，往往得錄上

一個半鐘頭，而且錄音前一定先寫稿，琢磨句子，再用口語的方式表達，常常為此熬夜。 

劉炯朗擅長幽默，「天下沒有不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情。」愛唱歌的他，經常在節目中「獻

聲」，就連節目名稱「我愛談天你愛笑」，也是來自一首歌的歌詞。  

李家同的節目「打開希望的窗」，則是另一種柔軟風格，曾讓不少科技人在不自覺中流

下眼淚。他十分愛引故事並寓意，例如講到他的小學同學每個都是優秀大學畢業，因為

他們這一班孩子的父親，每個都是大學畢業。李家同表示，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狀況，足

見環境的重要性，所以應該「更關心不幸的人。」  

不只是跨過界到廣播而已，李家同也透露，他所寫的《車票》也被編成電影，現在正在

大陸拍攝。  

而劉炯朗的節目是於每周三早上8點 15分，李家同的廣播時間則為每周4早上7點半，

在新竹地區的民眾，廣播調頻為 FM97.5，其他地區聽眾可上網收聽網路廣播。  

【2007/11/10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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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選志願》劉炯朗 : 把握今朝 學什麼像什麼 
【記者林麗雪／專題報導】  

「讀高中時，沒去想讀大學，」中研院院士、清華大

學前校長劉炯朗談及年少求學時光說，50多年前從澳

門來台念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時，也覺得不

可能有什麼機會再繼續深造，總是把握所有課程，努

力用功地讀書，熱情地參加活動，抱持如此的態度，

學什麼就像什麼。  

今年70歲的劉炯朗自清大校長職務退休後，往來兩岸

三地、日本及美國等地講學，或提供高等教育經驗。

對於現在的大學生，劉炯朗認為，學生很聰明，很多

人也訂定明確的人生目標，但將時間拉得長遠，沒有

目標的求學，有時候反而是件好事，像他在澳門讀高中時，總當是最後的求學機會，沒

有升學壓力，什麼都念，也熱愛運動，像那時特別愛吟詩作對，這些美好的詩句，至今

仍然未忘。  

52年前，劉炯朗高中畢業後，來台依親，考上台南工學院電機系。「當年電機系兩大出

路，一是到台電，二是進電信局，」劉炯朗說，還好自己當時也沒有一定要進這兩大機

構的目標，假如立定進兩局的志向，說不一定現在還在抄電錶。  

當年台南工學院多數學生留在台灣發展，劉炯朗快畢業才決定留學美國，退伍後，他獲

得到麻省理學院的獎學金，他建議準大學生選填志願時，若不確定真正喜歡，可以把選

系範圍擴大，但不管是讀物理或電機，一定要念好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及國文、英

文等科目，將來繼續深造，轉行不會有問題。  

【2004/07/25 民生報】 

 

 

劉炯朗：只要快樂，求學何需理由 

【本報記者張錦弘】 

 

中研院院士劉炯朗（圖片／聯合報系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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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目標的求學，有時候是件很好的事。」前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圖／張錦弘攝影﹚

學理工，卻很會吟詩作對，他歸功在澳門讀中學時，在沒升學目標的環境下，博學多聞；

一心想進名校，反而畫地自限。 

 

七十歲的劉炯朗兩年前自清大校長退休，目前是清大「蒙偉民榮譽講座教授」。劉炯朗

回憶，在澳門讀中學時，從沒想過考大學，沒升學壓力，反而讓他受到很好的高中教育，

學校當時什麼都教，他中英文底子都好，會書法，還會做對聯，也愛打乒乓球，幾乎樣

樣都通。 

 

劉炯朗高中還會演戲，曾演過曹禺名劇「日出」，扮演交際花女主角的留學生男友。雖

無升學壓力，但他仍常開夜車讀書，「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考一百分，但當時我很認真，

還是常考一百分。」 

 

「台灣中學生的壓力，並非完全來自考試，而是來自學生和家長一心想進台清交等名

校。美國學生當然也想進名校，但進不了就算了，台灣卻看得很嚴重。」劉炯朗認為，

不要把進名校當成唯一目標，高中教育才會更有活力。 

 

民國四十一年，劉炯朗高中畢業，到台灣依親，並考上台南工學院電機系。當時全台只

有台灣大學、台南工學院、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及台灣省師範學院（師大前身）

等四所大學，工業也還沒起步，電機系畢業只有兩個出路，不是到台電，就是電信局。 

大學四年，讓劉炯朗過得很快樂，他積極參與課外活動，還當過代聯會主席；沒事就打

打籃球，和同學拱豬、玩橋牌，當時沈君山還是他的偶像。 

 

「不須有固定、明確的目標，光享受很好的學術環境，就會成長。」劉炯朗快畢業才決

定留學美國。退伍後他拿到麻省理學院的獎學金，就讀期間依舊秉持「有目標，也沒有

目標，即不功利主義」的原則，不集中研究電機資訊，其他學術領域也都接觸。 

 

他認為，科學家只要紮好根基，就不必擔心跟不上日新月異的科技變遷，所以即使他沒

學過某種程式語言，照樣可以教學生，還出書。 

 

劉炯朗在伊利諾大學任教廿多年後，返台擔任清大校長。他認為，高中、大學都是通識

教育，自然及人文學科都要讀。直到今天，他還會拿詩本背一背，但年紀大了記不住，

倒是四歲背的長恨歌，還記憶猶新。「但不要問我，四歲孩童幹嘛背長恨歌，反正只要

快樂，求學為什麼需要理由？」 

 

【2004/07/25 聯合報】 


